
N 百姓纪事

我的很多生活常识，都是从小听妈妈唠叨来
的。那时候嫌烦，没少顶嘴，可走着走着才明白，
妈妈说的都是实在理儿。

女儿到湖南上大学，室友们有不舒服的时
候，女儿就给她们推荐简单的食疗方法，渐渐
地，室友们笑着说这是“全员抱团，集体养生”。
没想到我也间接成了孩子们的家庭护理员，有
问必答，心里满是欢喜。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
的妈妈。

妈妈不识字，是家里的长女，打小就成了“无
声的负重者”。早早替父母扛起责任，成了家里
的壮劳力；嫁入婆家，她又是长媳，孝顺公婆、恪
守规矩，做到了“长媳”的本分。

妈妈常遗憾不会织毛衣。可她给我做的

被子，我用完后女儿上大学接着盖；给女儿做
的小棉袄，我至今珍藏着。年轻时光在岁月里
熬煮，妈妈还练就了一手好厨艺。但凡吃过妈
妈做的饭，没有不惦记的，家里时常有人上门
蹭饭。如今我女儿长大了，还总念着奶奶做的
筋道的拉条子、暄软的包子，那香味是一辈子
忘不了的。

妈妈总说自己笨，斗大的字不认一个。可她
培养的子女各自安好；孙子辈里，出了两名研究
生；大家庭枝繁叶茂，目前孙子、重孙辈还一块儿
上学。

小时候我嫌父母的家教迂腐：见人要问好，
端茶送饭用双手，长幼有序……直到后来学了
《弟子规》，才发现这些规矩，早已通过祖辈口口

相传，深深融进父母的日常里了。孝道藏在她日
复一日的陪伴与牵挂里；温良流淌在长幼邻里的
相处之中；“凡是人，皆须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柔软可亲。不是书本里的教条，是家风的传承，
是妈妈教给我们的“做人的本分”。

妈妈常说自己不善言辞，不会说什么暖心
话。我们回家，她反复问：“饿不饿？给你做饭。”
然后围着灶台转，把我们每个人的喜好都记在心
里。我们离开的时候，她眼巴巴地，仿佛要把我
们刻进骨子里。

转眼妈妈已经 86 岁了，已被岁月压得单薄
无力，在家行走离不开助力车，端起一只碗都要
颤巍巍地用尽全力。再也做不出那些让我们魂
牵梦绕的味道了。她曾经会的、不会的，都随着
岁月慢慢流逝了。

但妈妈的味道，早已刻在我们心里——是灶
台边的烟火气，是心存善良、播撒善种的家风传
承，永远拿得出手，永远暖彻心扉，暖了我们整整
一生。

家风有味
□ 刘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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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3日凌晨，天光未亮。固原二中、弘文中
学等学校的 3000 余名师生集结出发，踏上往返
108里的红色征程，徒步前往彭阳县任山河烈士
陵园祭奠英烈。这堂“行走的思政课”，已持续开
展 31年，累计 3万余名学生参与，2025年入选全
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十佳”案例。

一
凌晨 5时 10分，3000多双脚同时踏出校门。

不是走，是踏。一步踏下去，带起细微的尘土，也
踏碎了黎明前最后的犹豫。背包起伏，旗帜猎
猎。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齐刷刷地敲在柏油
路上，敲在沉寂的小城里。前夜，许多学生第一
次叠行军被，第一次往水壶里灌凉白开。母亲塞
进背包的创可贴，父亲站在门口长久注视的目
光，此刻都成了身后的风景。

二
他们要去的地方，76 年前曾有一场血战。

1949年 7月，解放大军席卷大西北。第一野战军

第 19兵团 64军直插任山河——这是通往固原县
城的咽喉要道。鹦哥嘴和罗家山两座大山如铁
钳般扼住中间的道路，马鸿逵部第 11 军在此抢
筑了纵深 30里的野战工事。8月 1日总攻打响，
万炮齐轰，暴雨倾盆，山洪暴发。敌人诈降，营长
中弹牺牲；尖刀连被困五米宽的沟里，暴露在敌
人射程内。两昼夜激战，解放军以 364名牺牲的
代价，毙伤敌军 1450人，打开了解放宁夏的南大
门。100 名烈士没有留下名字，最小的只有 14
岁，平均年龄18岁。

三
太阳升高，柏油路被晒得发软，砂石路硌着脚

底板。有人脚上起了泡，一瘸一拐地咬着牙走；有
人把背包带子勒进肩膀，换只手提着。队伍像一条
流动的河蜿蜒在旱塬上。互相搀扶，分水给同伴，
替体弱者背包——这些平素看不出的情谊，在汗水
里变得透明。108里，不是数字，是一步一步量出来
的疼和坚持。沿途，家长和群众自发在路旁递水和
鸡蛋；交警凌晨四点全员上岗全程护航；医疗、消

防、应急等部门协同配合。这已不是一所学校的
“吃苦教育”，而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图腾。

四
陵园到了。300 多块墓碑静默地立在山坡

上。没有人说话。学生从背包里取出白纸手绢，
弯下腰，一遍又一遍地擦拭，擦去尘土，擦净碑
面，擦亮镌刻的名字。有人蹲下来拂去碑前枯
叶，露出刚冒头的草芽；有人摆上路上采的野花；
有人把模糊的字描了又描，描到眼眶发红。一名
女生在“无名烈士”碑前站了很久，轻轻拂过那个

“无”字——她忽然明白了，“有名”不是刻在石头
上，而是刻在后来人的心里。

陵园里，一位曾参与整理和安葬英烈遗骸、
在此工作近 30 年的老人，望着又一批来祭奠的
师生，眼含热泪：“参加的人越来越多，革命精神
后继有人，英烈们一定很欣慰。”

五
夕阳西斜，队伍踏上归途。还是来时那条

路，走来的人却不同了。脚上的泡破了又磨，背
包轻了些，心里却沉甸甸的。回望纪念碑，越来
越小，隐没在山谷里。但每个转身离去的人，都
背着什么——不是行囊，是那 300 多个名字，是
那一面被山风吹拂了一天的旗帜，是拂晓时踏出
校门的那一步。

固原二中党委书记何成江说：“不管时代如
何变，这样的思政课，我们都要继续走下去。”

队伍进了城，华灯初上。校门口，家长们在
等待。看着这些灰头土脸的少年，有人微笑，有
人落泪。少年们轻轻放下行囊，望着彼此——他
们知道，从今往后，再没有什么路走不过去。

31 年，3 万多双脚印，叠加在固原到任山河
的 108 里山路上。这条路，从黑发走到白发，从
少年走向信仰。它不是一次春游，而是一场精神
的成人礼。当一代又一代少年用脚步丈量先烈
用生命铺就的道路，他们丈量出的，是一个民族
对英雄最深的铭记，是一个国家未来最坚实的根
基。任山河的桃花年年盛开，而信仰的种子，已
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百里壮行任山河
□ 张俊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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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沙漠水城 云天中卫”，阳光正暖，微
风不燥。市区的香山湖，不失为一个踏青赏春、
放松身心、体味生活的理想之地。让我们带着快
乐的心情和发现美的眼睛，去追寻春天的足迹，
感受美丽的春天吧。

从市区到香山公园乘坐六路公交到站下车，
就是公园的南门入口，步入园区，一片桃林映入
眼帘。粉红的桃花就像一片彩色的云霞，飘落在
湖岸和滨河大道之间。枝头的桃花，娇艳的粉色
花瓣与白色的花蕊相搭配，显得那样清新，那样
柔美，那样安静，使人不忍心靠近她，怕不留意触
碰到她，伤着她，簇拥着的粉红花朵中，不时看见
有一两个嫩绿的小叶芽探出头来。迷人的春光，
含苞欲放的花蕾，张着桃红的笑脸，羞涩地躲藏
在枝头，展示着她的风韵。

从南门口，顺着湖的左边，向东面廊道前行，
走在廊道上，左转就能目视宽阔、清澈的香山
湖。湖面如镜、碧波荡漾、粼光跃动闪着银光。
湖中心有几只野鸭在觅食、嬉戏，水波划破了平
静的水面，泛起圈圈涟漪，在湖面上扩散开来。
水圈越来越大、一浪一浪向远处散开。一阵春风
拂过，湖面波澜起伏，波光粼粼，构成一幅流动的
画卷。

廊道两旁的杨树经过寒冬的洗礼，变得光秃
秃的，在春风的轻拂下，枝头探出点点新绿，渐变
为深绿。这时的杨树没有春花烂漫、夏果满枝的
丰盈，但它不畏严寒的坚强性格令人钦佩。进入
园林腹地，弯曲的石板路纵横交错，沿湖岸延伸，
一眼望不到边的各种树木，左右成行、挺拔笔直、
星罗棋布、苍劲有力，像一排排守卫自然的士
兵。沉睡了一冬的小草睁开双眼，伸着懒腰，投
入春天的怀抱。它们不与百花争艳，默默装点着
大地。不时有燕子掠过长空，呈现出春天灵动与
活力的景象。

漫步这里，踏春赏花，呼吸新鲜空气，感到十
分惬意，令人心旷神怡。忽见一群麻雀飞来，三
三两两紧随其后，它们像一个个小精灵，落在枝
头上轻柔地梳理着自己漂亮的羽毛。时而飞奔
而下寻觅食物或相聚在一起交头接耳、窃窃私
语，似乎在叽叽喳喳讨论着什么……喜鹊也是林
间的一员，它们不时飞来凑一下热闹，在枝头上
飞来跳去，喳喳地叫上几声，好像向游人预报喜
事和好运。它们的欢叫声打破了树林的宁静，给
林间平添了几分乐趣。

怀着愉悦心情，继续向湖的东北方向前行，
被一个银白色圆形框架物体所吸引，那是矗立在

湖边半岛上的鸟巢，这里是鸟儿的乐园。美丽的
孔雀，悠闲地踱着步，时不时地伸展一下开屏的
翅膀，向人们展示着无与伦比的美丽。吃饱的大
白鹅似乎也不甘示弱，伸着长长的脖子，嘎嘎的
鸣叫声划破了寂静的天空。

不知不觉来到了湖的东头，看见一架高大的
水车耸立在湖岸，很是吸人眼球。它古朴、典雅，
好像一位大功臣默默地注视着游人，似乎诉说着
自己的故事。来往的游客，遛弯的人们不约而同
地停下脚步驻足观赏，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
间，争先恐后地与水车合影留念。这曾经为地方
经济、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古老水车，给人们留
下难忘的历史记忆。

站在湖的东岸，这里的树木更加茂密，南北
纵横，占地面积很大。一棵棵大树像一把把撑开
的大伞。树影婆娑，绿地延绵，设有许多观景、休
息座位。曲折的木桥向南北延伸，长廊似巨龙，
向湖外盘旋蜿蜒。这里视野极佳，远看东南面黄
河大桥，天堑通途、车水马龙、奔流不息。

湖的北岸树种繁多，园林中有一片果园，花
朵含苞待放，斜杈分散、错落有致、已经冒出嫩绿
的叶片，预示着今年会硕果累累，丰收时给人们
带来丰厚的惠泽与恩赐。

远处的市政大楼雄伟壮丽，市区内高楼鳞次
栉比，呈现出一片盛世繁华的景象。

我们走走停停，游园赏景，上午 9点多入园，
游了近 3 个小时，踏遍大半个公园。人也走热
了，额头有点出汗，抬头看天，红日当头，再看时
间，已过 12点。湖的上空有几只白色的海鸥，展
翅低掠，在湖面盘旋，寻觅食物。向湖的西面远
远望去，湖边半岛有个大型儿童游乐场，高高的
滑梯一直连到沙滩，有跷跷板、秋千、旋转木马等
游乐设施。孩子们聚集在一起，跳上跳下，玩得
特别开心，欢声笑语响成一片。

香山湖不仅是中卫人休闲、娱乐、健身的最
佳去处，也深受外地游客青睐。初春的香山湖，
虽然没有百花盛开，但是春寒乍暖，万物初醒。
在春天的孕育下，带着秋收冬藏的能量，经过了
风霜雨雪的考验，慢慢地会变得更加美丽妖娆。
万物复苏，草木初萌，在春日暖阳的沐浴下，景色
格外明丽、一派着生机勃勃的景象。

香山湖公园是国家级湿地公园是中卫市重
要生态屏障，融合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工程。它是中卫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
也是标志性旅游景区，是一张亮丽的名片，更是
中卫人的骄傲。

香 山 湖 春 色
□ 刘国福

《香山湖春色》，带着快乐的心情和发现美
的眼睛，去追寻春天的足迹，感受美丽的春天。

《百里壮行任山河》，桃花年年盛开，信
仰的种子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生根发芽，生生
不息……

溪畔桃林又着新妆，粉英叠翠间，似见当
年星火点点，映得春衫与丹心同赤。此地丘
壑藏忠魂，草木皆含情，千百年间，桃花开落
如钟摆，摆不尽家国大义，摇不散信仰之光。

昔年烽烟四起，革命志士聚于桃林之
下，立志报国。彼时桃花落英缤纷，沾染征
袍，恰如热血溅洒；风穿桃枝，簌簌作响，宛
若壮士长歌。

以手问心，声震林樾：“宁为玉碎，不为
瓦全，此身许国，生死无悔！”众士响应，声动
云霄，信仰之种便在这誓言中埋入红土深
层。此后数载，转战南北，多少革命烈士埋
骨桃蹊，鲜血浸润的土地上，桃花开得愈发
灼灼，似在诉说不屈风骨。

岁月流转，烽火渐息，而信仰之根早已
深植。桃林旁，青石板路被行人踏得光滑，
那是学子朝圣之路，是乡人敬仰之所。

春日里，常有老者携稚童立于树下，指认
残碑苔痕，细说当年旧事：“昔有先生，身陷囹
圄仍传革命真理，终为信仰捐躯；昔有农妇，冒
死传递军情，血染桃花，堪称革命烈士……”

稚童仰首，眼中闪烁崇敬，信仰的微光
便在这耳濡目染中，悄然点亮。

竹篱茅舍旁，老妪浣纱溪头，谈及革命烈
士，指尖摩挲着褪色的香囊——那是先辈遗
存，绣着“忠勇”二字，针脚间藏着未凉的热血。

书院窗前，少年朗吟“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声透桃林，与革命烈
士的心声相和。

春风拂过，桃花簌簌飘落，落在少年肩
头，宛若跨越岁月的呼应；新枝抽芽，节节向
上，恰似烈士精神凝聚的信仰之力，穿透岁
月尘烟，愈发苍劲。

如今桃林依旧，热土情深。每到花期，
四方游人慕名而来，观桃红似火，忆革命烈
士风骨。有人拾花瓣入锦囊，愿携烈士信仰
之力前行；有人植新桃于溪畔，赓续革命烈
士忠义之魂。

桃花年年岁岁，开得热烈而执着，正如
这片土地上的烈士精神，经风雨而不凋，历
沧桑而弥坚。

桃蹊岁岁复年年，赤心代代永相传。
红色热土之上，桃花为证，信仰为魂。

那盛开的不只是灼灼花颜，更是革命烈士不
灭的忠义；那生根的不只是草木之根，更是
民族脊梁的精神根基。

千百年后，桃花依旧会开，革命烈士的
信仰依旧会在，生生不息，光耀千古。

又一次
折返大地
给春天的田野
盖上一床厚厚的棉被
新芽转动脖颈
从沉睡中苏醒
伸展拳脚
迎接春天的到来
而春雪
不惜牺牲自己
用生命谱写一曲
春之歌

春 草
□ 雷 军

塞北风柔柳眼开，
湖冰解冻画船来。
银鸥点点穿云至，
翠影重重拂岸回。
塔映清波光潋滟，
莺啼暖树韵悠哉。
年年赴得春之约，
满苑生机入望催。

海宝春来（外一首）
□ 占 军

跨域穿云访异乡，
摩梭古韵韵悠长。
山移水转琉璃净，
柳绿桃红锦绣妆。
桥卧草海承夕照，
舟裁朝霞破苍茫。
莫问杨花性何似，
此心只向故人忙。

七律·游泸沽湖

村西有条河，七八米
宽，水流并不急。春天，
岸上长满嫩白的毛尖草，
绵软香甜。幼时，我们常
躺在青青的河岸上，望着
天空悠悠飘过的白云，不
着边际地想着心事。

夏天，小河给了我们
太多的乐趣。水下，暗青
的、淡白的、浅紫的水草
窄窄长长，招摇着，像舞
动的彩练，鱼虾们旁若无
人地穿行其间。

第一次见到河面上
漂来的苹果时，我们很是
惊喜。那只苹果泛着红
晕，在河水里上下浮沉。
毛孩扎个猛子，那苹果被
稳稳地抓在手中了。

“看，还好好的咧。”
毛孩喜不自禁。

苹果有个虫窝，可他
毫不在乎，“咔嚓”咬了一
口，连我们都感觉到唇齿
含香了。然后，他游到我
的身边，将苹果塞给我。我不好意思地咬上
一口，真香！脆脆的，甜到心底里。我又将
苹果递给三儿。一个坏苹果，一人一口分享
着，我们的心底盛满快乐。

从那以后，运气好时，我们不时从河里
捞出苹果，有烂掉半边的，有被啃了几口的，
还有被虫子咬得伤痕累累的——虫子甚至
来不及脱身，就连同苹果一起顺流而下。等
到我们手中时，虫子早淹死在苹果里了。

河水渐渐变凉，水面上的苹果越来越
少，终于，一个也找寻不见。

住在河边的守华表叔喜欢贩苹果。起
初，我们疑心他的苹果是从河的上游打捞来
的。问他，他微笑着摇摇头，“你们这些孩
子，都把叔看成啥人了？”

那时很贫困，人们吃的苹果多是用玉米
棒兑换来的。我们常去队里收获过的玉米
地里，搜寻被遗失的玉米棒，然后，喜滋滋地
送往表叔家。

庄子里，到处弥漫着甜丝丝的味道，那
是守华表叔家飘出的苹果气息。每次从他
家门前走过，我们都会下意识地翕动鼻孔，
他不时会大方地送我们几个。我常舍不得
吃，收藏着，直到慢慢变软。

一晃多年过去了，河流早已干涸荒废，
守华表叔也已不在了。可那些快乐的往
事，一如河上漂流的苹果，至今仍浮沉在我
的记忆里。

漂
流
的
苹
果

□

郑
玉
超


